
《庄 周 故 里 辨》商 榷

刘 文 刚

《史记 ·老庄申韩列传》说: “庄子者,蒙人也。名周,周尝为蒙漆园吏。”庄子为蒙
人,向无异说。但蒙在什么地方,故城是在今天的河南商丘东北,还是在今天的安徽 蒙 城
县?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。 《历史研究》一九七九年第十期发表 的菲 铭 同志 《庄 周 故里
辨》,经过一番考证,说 : “庄子故里为今之安徽蒙城应当确信不疑了。”他还认为这篇文
章出来后, “关于庄子故里的争论似乎可以结束了”。但读了这篇文章,实在不能信服,看
来说要结束这个争论,还为时过早。
《庄周故里辨》说: “迄今为止,人们多以为庄周故里是河南归德 (今 商 丘)之 蒙 泽

(位于商丘东北,今县名已废)。 此说盖起于明代。”说人们多以为商丘东北是庄子故里 ,
这是对的;说 “此说盖起于明代”,那就不对了。
早在汉代,刘向 《别录》就说: “庄子,宋之蒙人也。” (司马贞 《史记索隐》弓D今

之河南商丘,庄子在世时属宋 (宋亡后方属楚);而今之安徽蒙城,原为楚地。刘向说 “宋
之蒙人”,就是说他的故里蒙县在今天的河南商丘东北。
后魏郦道元 《水经注·坂水篇》说: “坂水又东经蒙县故城北,俗谓之小蒙城也。 《西

征记》:城在坂水南十五里 ,即庄子之本邑也。为漆园吏。郭景纯所谓 ‘漆园有傲吏9(按 :
此郭璞 《游仙诗》句)者也。悼惠施之没杜门于此矣。” 《西征记》是东晋戴延之的纪行之
作 (见 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史部杂传类),他到过蒙,他的记载很值得注意。
唐人也认为今之商丘东北是庄子的故里。·陆德明 《经典释文·序录》说 “庄子者 ,姓庄 ,

名周,梁国蒙县人也。”成玄英 《庄子疏序》说: “其人姓庄,名周,字子休,生宋国睢阳
蒙县。”

宋乐史 《太平寰宇记》说得更详细了。 《寰宇记》的 《河 南道 ·宋州》 “人 物”条下
说: “庄周,宋蒙人。不以祸福累心。为漆园吏。楚威王以千金 币迎 周,不 应,钓 于濮
水。”又 “宋城县”条下说: “本宋国蒙县,以宋公及诸侯盟于蒙门而为县名。⋯⋯小蒙故
城在县南十五里。六国时楚有蒙县,俗谓小蒙城,即庄周之本邑。今复有大蒙城在县北四十
一里。”祝穆 《方舆胜览》 “宋城”条下也记载: “考城东有蒙泽,庄周故里。”从汉到宋
的大量材料,都说明庄周故里所在的蒙在河南,怎么能说 “此说盖起于明代”呢?
说明庄周故里所在的最有力的材料是 《庄子》一书本身。从 《庄子》看,庄子交游过从

的惠施、商太宰荡、宋荣子都是宋国人。庄子一生多在家乡和家乡附近活动,其 中还 提 到
“商之丘” (即今河南商丘),可见他也是宋人。 《庄子·列御寇》说: “宋人有曹 商 者 ,
为宋工使秦。其往也,得车数乘,王悦之,益车百乘。反于宋,见庄子。”曹商从宋国到秦国
去,回宋国又见到庄子,说明庄子居住在宋国。 《列御寇》又说: “人有见宋王者,锡车十
乘,以其十乘骄稚庄子。”从宋王那里得车骄稚庄子,也说明庄子居于 宋 国。 《列御 寇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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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庄子的后学所作,虽属寓言,亦当不无根据。

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《庄子故里辨》的 “考证”吧。

《庄周故里辨》说: “据考,蒙城殷商名北冢,周、春秋称北楚漆园,秦属砀郡,汉分
西北境为梁国蒙县 (北冢合为 “蒙”,即蒙城之由来),东南境沛郡山桑,东魏合蒙县、山
桑置为蒙郡,后齐复为蒙县,唐天宝元年改称蒙城,延续至今。” “北冢”合为 “蒙”,有
何依据?庄周为 “蒙漆园吏”,而 《庄周故里辨》引 《史记》时,故意略去 “蒙″字,在此
却说 “周、春秋

″
有所谓 “北楚漆园

”
,而这个
“
漆园
”
汉代又分为 “梁国蒙县

”
和 “沛郡山桑

”。

果真如此,庄周这个 “漆园吏”,也算一个辖地方数百里的封君了。但究竟又有何根据呢?
按, 《汉书 ·地理志》:蒙 (在今河南商丘东北)属 梁国,,梁国八县 中列 第 四:山桑
(即今之安徽蒙城县)属沛郡,沛郡三十七县中列 第十 六。 《续汉书 ·郡国志》:蒙在豫
州梁国,梁国九城中列第五城 (惠栋 《后汉书补注》指出,此即刘 向 《别录》所 说 的 “庄
子,宋之蒙人”的蒙)。 山桑在豫州汝南郡,汝南郡三十七城中列第三十六。王先谦 《后汉
书集解》指出,山桑在魏、晋属谯郡。庄周故里和安徽蒙城县本来没有关系,因为在汉、魏
及晋初,今天安徽的蒙城还叫山桑,而不叫蒙城。安徽蒙城的得名大概是这样的:现在河南
的蒙在西晋怀帝永嘉五年 (三——)被石勒攻陷,城废。 (《晋书 ·孝怀帝纪》: “石勒袭
夏阳,至于蒙城,大将军苟唏、豫章王端并没于贼。″ 《石勒载记》也有同样的记载。)以
后, “豫州没于石氏。” (见 《晋书 ·地理志》)下至魏、齐,豫州均属北朝。当时的蒙县
故城和山桑,均在豫州之域,魏孝文帝太和七年 (四八三),乃在山桑筑南、北蒙城。 《太
平寰宇记 ·毫州》 “山桑”下说: “南、北蒙城并在县北八十里,相去四十步,皆自后魏孝
文帝太和七年筑之,至东魏武定六年置郡,齐天宝七年废郡为蒙城,唐武德五年又置为郡 ,
开元中废

”。到了唐天宝元年 (七四三),就正式改山桑为蒙城了。 (《旧唐书 ·地理志》
“毫州”下说: “蒙城,隋山桑县,属谯州,州废,隶亳州,天宝元年,改为蒙城”。)由
此可知,说今天的安徽蒙城是庄周故里,是错误的。

《庄周故里辨》说: “王竟 (按 :应为王兢)作过秘书丞,即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吏,苏

东坡又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。他们一个为庄子建祠,一个为庄子写记,都把蒙城当作庄子故
里,想不会没有根据。”王兢确实为庄子建过祠,但他又何尝不可能是借此替地方 作 些 点
缀,为 自己留名。至于苏轼的 《庄子祠堂记》,是 “求文以为记”的应酬之作,不是考据文

章。苏轼借此发挥他对庄子的看法。对于安徽蒙城是不是庄子的故里,他不置一辞,看来态

度还是很审慎的。

《庄周故里辨》还有一个根据是, “开封进士苏舜钦 (字子美)接任为蒙城县令。此人

更是慷慨好古,工诗文,善书法,与宋代另一位大学问家王安石互有来往,⋯⋯苏舜钦为蒙

令时居县衙后宅,立匾曰 ‘清燕堂’,特请王安石为之题了诗,诗亦名清燕堂。”苏舜钦作

蒙城县令, 《宋史》本传没有记载。据欧阳修 《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》和苏舜钦 《亡妻郑氏

墓志铭》 ,他的确做过蒙城县令。苏舜钦(一○○八———○四八)作蒙城县令,大概是景萜元

年到二年(一○三四———○三五 ,参看沈文倬校点 《苏舜钦集》所附 《年谱》),那时生于天

禧五年 (一○二一)的王安石仅仅是十四岁的孩子,怎 么会给苏舜钦题诗呢?就算他是神童

吧,苏舜钦也并不认识他呀!王安石是写过清燕堂诗的 ,但诗中并未提到苏舜钦,而诗名也叫

《蒙城清燕掌》。这苜诗妁
“
衷无田甲当时气 ,民有庄周后世风

”
一联;不仅弄错了庄周的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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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,正确地分析了国内阶级状况,认识到社会主要矛
盾的变化,从而及时地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。但是9后来并没有实现这个转移。造成
这个结果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,但我们认为主要的是违背了 “八大”对阶级状 况和社 会
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,认为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、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
道路的矛盾,并且对我国一九五六年以后的阶级关系作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估量,把阶级斗
争的严重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强调到了违反实际情况的程度,从而在 “革命时期的大
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”的形势下,一次又一次地发动了大规模的阶级
斗争和党内斗争,严重地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,破坏了社会生产力。
实际情况正是这样。一九五六年,当 国际上反动势力掀起一股反共逆流,国内的右派分

子与其相呼应 ,向无产阶级、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的时候,我们把这种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 ,

好象真有 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之势,结果在-九五七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镨
误;接着一九五九年又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了所谓反对 “右倾机会主义”的斗争,一九六六
年又开始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。林彪、 “四人帮”一伙祸国殃民的反革命
利用了我们的错误,打着 “高举”的旗号,唱着 “念念不忘”的高调,推行一条极左路线 ,
制造大量的错案、假案、冤案,使党和国家处于激烈的震荡和颠簸之中,国民经济陷于全面
崩溃的边缘,中 国人民遭到一场空前的浩劫。沉痛的教训说明:科学地、实事求是地分析和
估量阶级状况,认清社会的主要矛盾,正确处理阶级斗争问题,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兴亡成败
的大问题。     J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粉碎 “四人帮”以来形势的发展,决定把党的工作的重点转移

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;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明确指出: “作为阶
级的地主阶级、富农阶级已经消灭” ,“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也已经不再存在

”
,“今后再

不需要也再也不应该进行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
”,这是 “八大”精神的继续

和在新形势下的发展。这样一个认识来得多么不容易啊!我们为此而付出了多大的代价!这
是二十多年来我们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总结,也是我们党同林彪、 “四人帮”的极左路线斗
争的结果。我们一要牢牢记住夸大阶级斗争的沉痛教训,紧紧抓住当前的主要矛盾,排除干
扰,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、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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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,而且把韩安国坐法抵罪的梁国蒙县,也随便安在本是沛郡山桑的毫州蒙城了 (见李壁注
引 《汉书 ·韩安国传》颜师古注)。 这是借题作诗,与考据文章,本不相同。也正象苏轼有
《念奴娇 ·赤壁怀古》一词,人们不能因此便把黄州的赤鼻矶当成是曹操和孙杈大战的嘉鱼
的赤壁的证据一样。

总之,庄周故里是今之河南商丘东北,而不是安徽蒙城县。人们所以把它说 成安 徽 蒙
城,或者由于弄不清地名的变迁,或者象 《庄周故里辨》所说, “为了争荣”。而 《庄周故
里辨》所引的那些地方志,实际上便属于后者。 “为了争荣”,他们不惜伪造史料 (如 “北
冢合为蒙

”、 “北楚漆园”之类),歪曲历史 (如苏舜钦请王安石作诗之类),本来是毫不
足信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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